
“三大红利”消散后制造业向何方突破 

 

人口红利、历史红利、投资红利的逐步消散，是制造业陷入困境的真正内生化的“原因”。因

而，激发企业家创新热情，培育行业创新氛围，以提高边际利润的方式来复兴中国制造业是必

由出路。鉴于第三次技术革命已入末期，第四次技术革命正方兴未艾，商业模式创新可能更为

重要。 

   

  我国经济重要驱动引擎的制造业陷入了增速乏力的困境。截至7月底，制造业投资累计同

比增长3%，为历史最低水平。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，行业分化态势在加剧，造纸业、化学原

料和化学制品、铁路航天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的增速均“由正转负”。其原因可能有三方面：

一是去产能、去库存等结构调整因素导致部分行业萎缩；二是顺周期行业在经济中高速增长期

整体经营不佳；三是支撑制造业高增长的红利正在消散。这包括人口红利、历史红利、投资红

利。显然，前两方面因素均是短期的，第三个因素不但是长期的，而且是制造业陷入困境的真

正内生化的“原因”。 

   

  人口红利对制造业的崛起至关重要，但劳动力比较优势在逐年消散。从劳动力要素的供给

端来看，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26.94%，快速增长至2015年的55.88%，年

均增幅高达1.18%。城镇化推进，为制造业带来了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，并优先带动了劳

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发展。从需求端来看，低成本劳动力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经济

繁荣，居民收入随之提升，总需求自然相应增加；需求增加反过来促进制造业利润率的提升。

但2014年7月后制造业利润率逐渐萎缩，从17.35%下降至2016年6月的8.81%；与此相对应，表

征社会整体需求的消费品零售增速随之趋于下降，且需求波动领先于制造业利润率波动2个月

左右。 

   

  渐进式改革中出现的“双轨制”，促进了计划体制向市场的红利输送，但历史红利随着市

场化进程的推进而消散。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路径是渐进式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这种模式会使

市场和计划这两种资源配置组织在一定历史时点并存，即“双轨制”。但市场这一组织形式具

有天然的信息交换和激励优势，因而也就具备了效率比较优势，一旦某些原有的计划行业放松

管制，市场便会渗透其中并完全替代。如最早的机械制造业、家电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在“统

购统销”的计划体制之下不仅供给不足，而且暗生出利用“价格双轨制”来进行要素倒卖的寻

租行为。20世纪90年代，国家首先放松了机械、家电和食品制造行业的管制，市场机制便在这

些行业迅速发展。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，最早引入市场机制并不断成熟的部分制造业

内部，竞争已逼近充分，进而导致边际利润大不如前。最早引入市场机制的食品、饮料、机械

设备等制造业的利润率增速由2005年30%以上下降至2016年上半年的不足10%。 

   

  政府投资往往集中于大型工业和基建项目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钢铁、水泥、电解铝和

玻璃等制造业的大发展。2012年前，投资增长率逐年上升，这带动了制造业利润更大幅度增加；

但2012年后，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，以及钢铁、水泥等行业库存量的增加，政府投资对制造业

的带动效应逐渐收缩。投资增速趋于下滑，制造业利润随之走低。另外，1998年住房市场改革，

再到2003年市场竞价机制的成熟，房地产业逐渐成为我国最具有带动效应的产业之一，引致众



多制造业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。制造业整体业务带来的利润增速在2003年前后就完全超过

了主营业务收入增速，且两者差距不断扩大，直到2012年才逐步收敛，而非主营业务的主体就

是房地产开发。房地产对经济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假，但同时形成了制造业资金的“空心

化”，且这种趋势还在延续。 

   

  人口红利、历史红利和投资红利均在早期支撑了制造业的大发展，营造了“中国制造”的

美誉，但随着“三大红利”的逐步消散，支撑制造业比较优势进而维持其高利润的路径难以维

系，那制造业的突破口在哪？答案是技术和经营模式的“软硬件”双重创新。 

   

  “三大红利”消散直接的表征，是传统制造业利润率排名后移，创新性制造业排名前置。

在“三大红利”仍带动制造业盈利能力高速增长的阶段，排前五位的分别是：食品、家具、通

用设备、饮料和专用设备制造业。这些行业有两个显著的属性：一是劳动力密集型，而人口红

利带来的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正好支撑了该行业的发展；二是技术门槛较低，依托“双轨制”

这一历史红利，最先从计划体制下解放出来的行业，充分利用了供求结构不均衡和激励机制的

起步优势。这两方面特质，使得这些行业在初建和发展期充分享受了三大红利，进而获得了高

额利润。到了今年上半年，制造业利润率排名前五的行业则变为：其他制造业工艺美术品、废

弃资源和材料加工回收等、化学纤维、家具、医药和机械器材制造业。在2005年排名前五的行

业则纷纷后移，甚至跌出前十。排名前移的行业同样具有两方面特质：一是资本密集型；二是

技术进驻门槛较高。这两方面特质说明这些行业对技术和资本的要求较高，利润增加更多依赖

技术创新和资本的有效利用，并不过多依赖“三大红利”。所以，即使红利在消散，这些行业

还是获得了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的回报。 

   

  可见，在“三大红利”消散的背景下，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，培育行业创新氛围，以提

高边际利润的方式来复兴中国制造业是必由出路。这里的创新有两层含义：一是熊彼特式的技

术硬件创新；二是商业模式的软件创新。硬件创新主要是提高生产环节的效率，获得高技术阵

营产业所具有的高边际利润和低边际成本优势；软件创新是增强产品营销和用户体验度环节的

组织效率。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已入末期，但第四次技术革命正方兴未艾，商业模式的创新可能

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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